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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好奇，鼓励新声

龚琳娜参加过不少音综，《魔力歌先生》于她却有点
“命中注定”的意味，一个有趣的循环。十多年前，她用一
首植根于戏曲却形态奇崛的《忐忑》，接受一个时代的审
视与惊诧。如今，在一个为“个性”和“魔力”量身打造的
节目里，她以“着魔团代表”的身份，为更多不同的面孔热
情拍灯。
首期节目中，观众看到她为“半吨兄弟”的《扛过枪

放过羊》欢呼，也为付豪的《他真的对你好吗》鼓掌，听到
亚森的《荒漠上行走》更是喜笑颜开。而当她自己站上舞
台演绎纳西族民歌《阿哩哩》时，依然技巧扎实、“魔性十
足”。
“我爆灯的时候都很‘冲动’。”龚琳娜笑说，每次录

节目，她往往从前一天就开始高兴，“很治愈，伴随着每一
个歌手的成长。看他们从刚上舞台的生涩，到慢慢放开自
己，逐渐发光。有时也很颠覆，看好的不一定走得下去；没
注意到的，突然被激发出潜力，展现出很强的个性”。
透过这些不同年龄、不同来路的歌手，龚琳娜也能看

见过去的自己：热爱、坚持、始终保有个性。“我的经验是
打开自己，充满好奇心，对一切都接受。”她感慨，舞台上
的很多歌手都经历过起起伏伏，但想要长久地走下去，关
键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把自己当成一个空杯子去吸纳新的
可能，“如果老想着拿第一、晋级，功利心太重，就更容易
停留在自己的安全区里；但如果想着每天都能进步，就有
可能吸收新的东西。心态，决定歌唱的律动。”
舞台上那些在短视频和音乐平台上动辄流量上亿的

“魔力歌”，龚琳娜也不陌生。“有人说，五十岁人到中年
容易不接受新事物，但我希望年轻人给我新的资讯、新的
音乐。有时候我可能有偏见，但也会问，为什么你们觉得好
听？然后站在不同的角度理解。”
与学院派复杂的艺术歌曲相比，不少当红之作的旋律

显得简单，但丝毫不妨碍她去了解、尝试———《魔力歌先
生》的初舞台上，双胞胎歌手Wings 改编了山西民歌《大
红公鸡毛腿腿》，她看完直言惊喜：“没有丢掉传统，也有
年轻的节奏律动，做得很好。”

扎根传统，以声为路

中国音乐学院科班出身、青歌赛获奖，龚琳娜的音乐
起点，标准得像个范本。但在所有人都遵循“一个标准”的
年代，她早有“剑走偏锋”的念头：西方可以将歌德和席勒
的作品谱成歌曲，为什么我们不能唱李白和杜甫？

“这条路我走得早，那时候还是有孤独感。”早年，她
远赴异国，寻找不同的音乐可能，也因此经历了漫长的准
备和孤独的跋涉，只为等到真正的舞台。
2011 年的跨年夜，面对电视直播镜头，龚琳娜带着源

自戏曲的凌厉妆容，完成了一次高难度的现场演唱，也让
亿万观众记住了《忐忑》。她还没走下舞台，收视率暴涨的
消息，褒贬不一的声音已扑面而来。“那一瞬间，我觉得我
可以回来了———我有自己的舞台了，观众愿意听我的歌，
我可以走出自己的路。”
但这条路并非坦途，迷茫接踵而至：有商业的诱惑，希

望她复制更多“神曲”；也有潮流的裹挟，催促她融入更大
众的“流行”。
“我特别想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幸好你一直坚持着

热爱，从没丢掉那个爱唱歌的龚琳娜。”她最终选择的，依
然是回归传统根脉，寻找融合与创新的可能。“任何创新
都要在传统的基础上。根扎得够深，就不会过时。”
所以，她唱过《诗经》《楚辞》和唐诗宋词，也长期采

风，收集散落山川的民歌与童谣；她会和虚拟歌姬跨界合
作，也曾在古琴声中以《胡笳十八拍》致敬蔡文姬；她在说
唱、唱跳舞台上挥洒热情，也不忘融合评弹，还原元曲韵味。
时光匆匆，现在的龚琳娜，相信同道中人越来越多：

“他们不仅仅是传承，而是学习归来再采风、再学习、再创
作，慢慢走出新的艺术道路。”观众也在变化———她在户
外音乐节的舞台唱民歌《走西口》，刚一开嗓，全场瞬间安
静。明明下着大雨，观众却仿佛被震住了，一动也不动。她
唱到流泪，观众的寂静，恰恰印证了她所笃定的：源于文化
基因的生命力，能穿透喧嚣，直抵人心。
五十岁，龚琳娜觉得自己进入了艺术的“黄金期”。

“年轻时有很多顾虑，容易紧张、担心，现在好像都可以化
解了。”就连嗓音，也保持在最佳状态：“唱《阿哩哩》，我
不觉得幼稚，反而很快乐，完全忘了年龄。”她相信，自己
的艺术创造力正持续向上蓄力。“这十年，一定还会有一
个大的爆发，那肯定得比《忐忑》还厉害！”

从心出发，向光而歌

龚琳娜有一叠厚厚的日记本，她会把生活中的点滴一
一记录下来；遇到喜欢的歌曲，她还会专门抄录曲谱。这个
少年时代开始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去年，她出版新
书《做自己，不忐忑》，记录了她如何走过迷茫与痛苦，找
回自己。
此后，她接受采访、做播客，在更多元的渠道敞开自

我。龚琳娜坦言，不是没有顾虑过分享日常可能“太八
卦”，但看到女性人到中年那份相似的生命困惑，她决定
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比如写到那场宣布告别婚姻的派
对时，她的初心是要说清楚那份面对痛苦的勇气，“我想
讲的是，通过这件事我能学到什么。我的朋友遇到相似的
事情，他们也会说，‘你都能做到，那我们也行’”。而在这
本书出版前后，她最大的忧虑是前夫老锣可能被误解，是
家人的感受如何，“我不想伤害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令龚琳娜意想不到的是，许多读者给她留言、写信，分

享被她的文字鼓励和温暖的瞬间，“所有的分享都是希望
每一个生命能发光。能够穿越痛苦，才会有真正乐观的能
量。”她形容，遭遇困难和逆境的时刻，恰恰是她能量最强
的时刻，“我把每一个解决不了的痛苦都当作学习。一旦
穿越过去，就真正过去了。相反，你躺平，没有痛苦也没有
幸福，那才是最没有力量的时候。”
当然，穿越的方法之一，依然是歌唱。对龚琳娜来说，

唱歌就像写诗、画画，不一定要唱给谁听，不一定要多么完
美，“只要唱，就可以释放各种的情绪。”
她的生活状态也慢慢转向内在，能一个人在山里待上

两个星期，也会在烟火日常中教邻居们养气、练声。马年春
节，她独自复刻了童年记忆里的十道家常菜：外婆的红烧
肉、奶奶的水豆腐、妈妈的炒玉米、小姨的珍珠圆子……
“有些不会做，就问妈妈要菜谱，一点点尝试，我用这种方
式想念家人，用味道纪念小时候的印记。”
奇妙的是，远在德国和美国求学的儿子们，除夕带室

友包饺子，元宵节又复刻了龚琳娜最拿手的巧克力汤圆。
“元宵节前，我就包好了巧克力汤圆和酸菜汤圆，一大早
就拍给他们看。他们从很小开始就跟我学着做巧克力汤
圆，是我们家每年必须有的‘传统’。”
这份平和的幸福，离不开龚琳娜坚持的“相信”。从

前，母亲的一句批评会让她难过许久；现在，她相信父母不
必和自己想法一致，观点不同也能幽默化解。她相信孩子，
默默关注，全力支持，二十多岁的儿子们也愿意和她分享
日常、畅谈心事。她也相信身边的朋友、一起工作的伙伴、
跟她学唱歌的邻居们。“当我们一起努力闯过困难，你会
发现，相信的力量，是人性的光芒。”
“一通百通，好像打通了所有的机关。”她如此总结现

在这个更诚实、更自洽的自己。

【龚琳娜与上海的快问快答】

新闻晨报：您经常来上海演出，接下来会有什么计划吗？
龚琳娜： 我特别希望在上海可以有音乐节的演出。之

前我在上海经常做的都是室内的音乐会，现在很期待在室
外演出。而且上海有很多有意思的艺术家，不光是音乐家，
还有各个领域的，希望和他们有更多的破圈合作和创新。

新闻晨报：来上海一定会做的事情是？
龚琳娜：有时间我就会和作曲家、音乐学的专家见面，

像上海音乐学院的萧梅老师。 如果能经常和做音乐理论、
音乐学的专家交流，我就不会走歪。我也经常会去拜访上
海老一辈的作曲家，比如徐景新老师、陈钢老师，有空我是
一定会去看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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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琳娜：五十岁，正有光
3月初，晨报记者在腾讯视频全新音综《魔力歌

先生》的录制现场见到了龚琳娜。宽松的藕荷色上
衣，搭配同色系长裤，衬得她笑容明朗、精神饱满。
游戏环节，她抽到用戏腔唱当红歌曲《荒漠上行走》
的挑战，几乎是不假思索开口，音色高亢；一句唱
罢， 她又将歌词糅进念白与 RAP， 一边唱一边摇
摆，显得松弛鲜活。

这很龚琳娜。在很多人心中，“龚琳娜”早已成
为一个形容词，她总能带来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
惊喜。民歌、戏曲、流行、说唱……最扎实功力碰撞
最新鲜的尝试，她将传统的、民族的、现代元素信手
拈来，恰似取各门派之长的武学大家。

她被这个比喻逗乐， 却也认认真真地回答：这
个更审美更包容的时代，就应该是各路“武林高手”
各出奇招，从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提炼更丰沛的可能。


